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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摇摇读

《春秋配》四卷十六回，吴晓铃先生藏，写刻本。孙楷

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明清小说研究

中心《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等均不见著录，为海内孤

本。原书未题撰人、刊刻者及刊刻年代，无序，无目。为方

便读者，现将各卷回目抄写一纸，置于卷首，权作目录。

这是一部以公案情节为主，辅以言情和侠义情节的小

说。故事发生在明朝天启年间南阳府，叙述书生李春发、落

榜进士张言行以及商人姜韵之女秋莲和张言行之妹秋联的遭

遇，通过姜秋莲蒙受后娘迫害而引发出的李春发冤狱，张秋

联为逃避被亲姑夫卖到妓院而引发出的姜韵落井这两个核心

情节，暴露了吏治的腐败无能和社会秩序的混乱，对善良、

无辜、忠义的李春发给予了深切的同情和赞许。小说以蒙冤

的李春发得以昭雪、落草的张言行归顺朝廷、秋莲和秋联一

起嫁给李春发作结。

小说情节曲折离奇，悬念迭起，引人入胜；人物对话生

动传神，心理刻画亦颇细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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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摇一摇回

酒邀良友敦交谊

〔金〕赠偷儿见侠情

世上姻缘有定，人间知己难逢。〔堪〕欣全如

又##，何妨受些惊恐。只因闺名一韵，错讹正在
〔其〕中。〔将〕功折罪荷皇封，孤鸾喜配双凤。

———右调《西江月》

话说大明天启年间南阳罗郡有##缘，真是无意而得，
〔遇〕难而成者，其人姓李名花，表字春〔发〕，〔生〕得

容貌端方，性情〔文〕雅。胸藏五车之书，才超〔众〕人

之上。〔青〕###尚未登科。不〔料〕父母早亡，并无兄
〔弟〕， 〔孤〕身独处。中〔馈〕###有老奴李〔翼〕
〔朝〕夕陪伴。但他功名上不甚留心，林泉中却极着意。一

日独坐书斋，恰当重阳时节。正是：

霏霏细雨菊花天，处处笙歌共绮筵。

九日登高传故事，醺来落帽是何年。

这李生在斋中寂寞无聊。偶尔闲步，见梧桐叶落，黄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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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芳，不觉酒兴甚浓，一声就叫李翼过来。李翼忽听主人呼

唤，忙到面前说：“相公有何分付？”李生道：“今日重阳佳

节，收拾酒肴，待我夜饮。”李翼道：“饮酒登高方为避疫，

正该白昼，何必夜饮。”李生道：“你原不知九月九日，乃

是李陵在番登台望乡之日，后人登高，依古托言避疫。饮酒

最乐，你去沽酒，我在这里〔看〕李陵在番的古文一回。”

李翼闻言，不敢怠慢，说：“小人即去，安排肴酒便了。”

竟自退去。李生打发李翼去后，翻阅了一回史书，又朗诵了

一遍歌词。不觉夕阳在山，众鸟归林，已到黄昏时候。只见

李翼走来，说：“酒肴俱已齐备，请相公夜消。”李生道：

“你且回避，待俺自酌自饮，以尽九日之欢。”李翼应声去

了。李生饮着一钟菜萸美酒，对着一盆茂盛黄菊，尽兴而

饮。

这且按下不题。却说李生同学中一个朋友，姓张名言

行。生得像貌魁伟，勇力过人。却是满腹文章，功名顺利。

前岁乡试已竟登科，及至次年联捷又中了进士。不料场后磨

勘，因查出一字差错，竟革去了前程。自此以后，居处不

安，常常愤恨说：“我有这等才学，何处不可安置。甚么是

先得后失，这样扫兴。难到就家中闷坐了结此生罢了。近日

来，幸喜集侠山好汉请我入伙，到是称心满意的事。所谓不

得于此，则得于彼。不免打〔点〕行囊，飘然长往，有何

不可。我想罗郡绅衿，惟有李花与〔我〕最厚，何不到他

家一别，以尽平日交情。”竟移步走到李春发门首，叫声：

“有人么。”李翼闻听开了门，说道：“原来是张相公。”忙

报主人知道。李生即忙迎出道：“仁兄从何处来，快请庭中

一坐，少叙阔情。”张言行道：“有事特来奉告。”二人遂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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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进〔了〕中庭，分宾主坐下。李生忽见张言行满眼垂泪，

问道：“仁兄为何落泪？”张言行道：“贤弟不知，愚兄自遭

革除之后，居处不〔宁〕，幸喜集侠山众好汉请俺入伙，不

久就要起身。你我知己好友，故此明言相告耳。”李生闻

言，大惊失色道：“集侠山入伙，岂是读书人做得事？诚恐

王法森严，仁兄再请三思，不可造次。”张言行道：“俺张

言行入世以来，义气包身，奇谋盖世。既遭革退，功名无

成，何年是出头日子。若碌碌终身，死不瞑目。”李春发

道：“不然，读书的人处在世间，趋福避祸，理之当然。忤

逆之事，岂可〔乱〕行。况且富贵贫贱，凭天主张，何必

如此激烈。”张言行拍案大叫道：“俺生平不知道甚么祸福，

比不得古圣贤省身学问。我想愚兄抱些才略，自当雄壮其

胆，做些人所不能为，不肯为，不敢为的事业出来，方能惊

天动地，赫人耳目，才是英雄。若斤斤自守，受人挫折，实

不甘心。主意已定，无烦贤弟拦阻，就此告别罢了。”李生

又挽住衣袖道：“仁兄执意如此，小弟也不敢苦劝。现成肴

酒痛饮几杯，权当送行何如。”张言行道：“这个使得。”李

生吩咐李翼掌上灯，快将酒汤来。李翼答应，递过酒来。李

生说：“待我奉仁兄一杯。”张言行道：“相交好友，何用套

言。”李生道：“遵命了。”二人坐定，饮了数巡。李生开口

道：“小弟有一言，还望仁兄裁夺。想老仁兄乘七尺之躯，

那绿林中勾当，岂可轻易入伙。倘官兵一到，何处躲藏，到

那时节悔之晚矣。况且仁兄具此才学，从新再整旧业，脱绿

换紫，亦甚易事，何苦轻投逆类，岂不有玷家声。”张言行

闻听鼓掌大笑道：“贤弟真个是个书呆，出言甚是弱懦。但

愿到集侠山，大事定妥，便可横行天下，何事不可为。方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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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快，愚兄酒已醉了，就此告别。”李生又拦住道：“夜已

深了，请到上房同床夜话，俟明日早行，岂不两全。”张言

行无奈，只得依从道：“也罢，应就是如此。”李生遂唤李

翼铺设停当，两人携手同行，到了卧房，不肯就寝，从新摆

上酒菜来同饮。说了些古人不得志话头，又讲了些豪杰本领

不受人拘束的言语，甚是欢腾。听得谯楼二鼓声急。暂且按

住不表。

却说罗郡中有个做贼的，姓石名唤敬坡，吃赌嫖#，无
所不做。每日在博场中输了钱财，手中困乏，即做那夜间的

勾当。这日又因无钱使用，自言自语道：“我石敬坡生来身

似灯草，飞檐走壁，稳如平地。因母老家贫，没奈何做此行

径。又缘赌博不利，偏偏要输钱。这两日甚是〔手〕〔乏〕，

趁今夜风急月暗，闻听李花家产业丰厚，不免偷他些东西，

以济燃眉之急。此刻已过二鼓时候，正好行事。”遂转

〔弯〕抹角，来到李家门首。石敬坡望了一望道：“好大宅

院，待咱跳过墙去相机而行便了。”只见他将身一跃，已坐

墙头上边。又将身一落，已到院内。虽然脚步轻跷，亦微有

响声。只听得犬吠连声，惊省院公李翼，闻得狗叫不比往

日，慌忙起得身来，道：“狗声甚怪，想是有贼，不免起去

瞧瞧。”遂开了门，四下张望。却说石敬坡见有人开门，只

得潜身躲在影身所在，装作猫儿叫了几声。这也是贼人惯会

哄人的营生。李翼呸了一口道：“原来是一只猫儿，将我吃

了一惊。进房睡去罢。”石敬坡在暗中喜欢道：“险些儿被

这老狗打破了这桩买卖。”停了一时，见〔无〕响动，方敢

跳出身来，向上房一望，灯尚未息。怕有人未眠，不敢轻易

上前，又在暗处暂避。这是甚么缘故，只因张李二生，多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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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几杯，讲话投怀。已过三更时分，精神渐渐困倦，又兼酒

气发作，二人竟倚桌睡去，那里意料到有人偷盗。这石敬坡

站立多会，见寂无人声，便悄悄走到门边。并未关掩，又向

里一张，见蜡烛半残，满桌子上杯盘狼藉，两位书生倚桌而

眠。石敬坡暗笑道：“原来烂醉了。待咱将竹筒吹灭了烛，

现成肴酒等我痛饮几钟，以消饥渴，有何不可。”遂移步到

桌边，把壶执定，托杯在手，然后吹灭了烛，自斟自饮，满

口夸奖好酒，多喝几杯，壮壮胆气。又喝几杯，忽道一声：

“呀！不好，浑身都软了，想是有些醉意。”正然自己言语，

只见张言行猛然惊省，看傍边有人，遂大呼道：“有歹人！

看刀。你是做甚么的？”李春发亦自惊起。吓得那石敬坡，

战战惊惊，寸步难行。只得跪下说道：“请爷爷听俺下情，

小的石敬坡，既无买卖，又少田园，家道萧条，上有八十岁

老母，忍饥受饿，无计奈何，做这样犯法的勾当，望爷爷可

怜饶命。”张言行喝道：“呸！定然是少年不作好事，诸处

浪荡，任意赌博，才做这黑夜生意。待我杀此狗头。”才待

要斫，李生慌忙扯住道：“我劝仁兄且息雷霆，断不可结果

他的性命，他也是为穷所逼，无法可施。这一次且将他恕

过，仁兄且请坐下。”张言行放下刀，说道：“太便宜他

了。”李生遂叫李翼过来，快取白银三两，绵布两疋，与石

敬坡拿去。李翼不敢违命，遂各取到，说：“银布在此。”

李生道：“着他拿去。”石敬坡道：“蒙爷爷不伤性命，感恩

不浅，怎敢受此赏赐。”李生道：“今日被擒，本当送官，

念你家有老母，拿去供养你母亲罢。”石敬坡叩谢道：“他

日不死必报大恩。”李生道：“谁要你报，但愿你改过就是

了。”李翼送他出去。这石敬坡因祸得福，携着银布千恩万

·缘·



谢，畅心满意而归。张言行方说道：“愚兄告别。”李生道：

“天明好行。”张言行道：“天明初十日，还要送舍妹到姑娘

家去，没有久停的工夫。”李生道：“仁兄可再住几日，容

小弟饯送。”张言行道：“贤弟既蒙厚爱，明朝到乌龙冈上

相别罢了。”李生道：“你我相交多年，一旦别离，小弟心

中实不能忍。”张言行道：“后会有期，何必如此。”李生

道：“只得遵命，到乌龙冈奉送便了。”二人移步出了大门，

相揖而别。正是

从来名士厄逢多，谁许拊膺唤奈何。

后会难期应洒泪，阳关把盏醉颜酡。

二生相别，不知后来还能会面否，且听下回分解。

·远·



第摇二摇回

张杰士投谋寨主

秋联女过继胞姑

话说张言行辞别了李春发，望家而走。只见疏星半落，

天上残月犹挂，松梢披霜戴露。渡水登桥，慌慌张张，总是

心中有事，那肯少停，不多一时来到自己门首。敲了敲铜

环，叫声贤妹开门。

却说张言行妹子，名唤秋联。因父母偕亡，依哥哥度

日。生得容貌端庄，举止温柔。刺凤绣鸾，无所不能，无所

不会。昨夜因哥哥不回，等到三更时分，方敢安寝。黎明时

节忽听哥哥打门，疾忙起得身来。尚未梳洗，应声走到门

前。闪开门，说：“哥哥回来了。”张言行道：“回来了。”

把门关上，回到房中。秋联问道：“昨晚哥哥那里去来？”

张言行道：“昨宵同李春发一处饮酒，不觉醉了，因而宿

下，未曾回来。”秋联道：“原来如此，哥哥可吃茶么。”张

言行道：“不用，你快收拾包裹带了钗环细软东西，姑娘病

重，要去探望。”秋联道：“想是侯家姑娘么？”张言行道：

·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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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秋联道：“他乃久病之人，不去到也罢了。”张言

行道：“贤妹差矣，这一病比不得往常，定要去看。”秋联

道：“哥哥言语有些跷蹊，为何教妹子带了钗环细软呢？”

张言行闻言着极道：“哎！贤妹那里知道，恐怕到了他家多

住几日，家中无人照管，不过为此。”秋联道：“既这等说，

待我梳洗完备，做了早饭，好随哥哥前去。”张言行道：

“这到使得。快梳洗了用过饭，以便同行。”秋联遂归绣房，

急急打办。心中却暗想道：“哥哥这般言语，到底教人疑

惑。数日来未曾提起，忽然这样催促。或好或歹，只得任凭

哥哥主张。”不觉潜然泪下。这张言行见妹妹归房之后，虽

是陪着笑脸，却暗里带些愁烦。“俺虽是铁石心肠，岂不念

同胞之情。但我心怀不平，要入山落草。只得把手足之情，

一旦抛撇。只俺自己知道，不敢明言。”正暗自忖度，忽见

妹妹收拾妥当，将早饭摆在桌上。二人同吃了，然后锁了门

户，扶着妹妹上了马，望侯家慢慢行来。走勾多时，才到门

首。张言行道：“已到姑娘宅边，贤妹下马来，待我叩门。

有人么，快开门来。”

却说侯老儿，名唤上官。听得有人打门，失了一惊道：

“听得马声乱斯，人腔高唱，有什么事情，这等大惊小怪。”

忽听门外又说道：“姑爹开门。”上官方知是亲戚降临，开

开门道：“原来是贵兄妹们，快请里面坐。”张言行将马拴

在槽上，然后同妹妹走上草堂。侯上官道：“你看这草堂上

几日未曾打扫，桌椅上落得灰尘如许，待我整理整理。”张

言行兄妹方才施礼，说：“姑爹万福。”侯上官答礼道：“你

兄妹二人可好。”张言行道：“承问承问。”侯上官道：“快

请坐下歇息。”转身向内喊道：“婆儿快下床来。”张氏道：

·愿·



“我起床不得。”上官道：“罗郡侄儿侄女看你来了。”张氏

闻听又悲又喜道：“待我扎挣起来。”气吁吁移下床时，险

些昏倒。拄着拐棍，慢慢行来。说道：“我儿们在那里？”

张家兄妹慌忙迎下草堂向前拦住，说：“我们就到内室去看

姑娘，为何勉强起来，若要劳碌着，反觉不便。”欲要施下

礼去，张氏道：“不许你们见礼，是甚风儿吹到吾家，今日

相逢，教人泪下。你二人到来刚刚凑巧，姑侄们见一面也得

瞑目。”二人问道：“姑娘病体较前如何？”张氏道：“我这

时候如草上之露，风中之烛，难保朝夕。论理这样年纪，也

是死得着的，到不必较量。今日我们聚首也非偶然，只是有

累你们远来，甚觉不安。”张言行道：“理当问候姑娘，何

必挂齿。侄儿到此一则探望，二则要贸易他乡，只是牵挂妹

妹无人照料，意欲把我妹妹与姑娘做一螟蛉女儿，不知姑娘

意下如何。”张氏道：“这也使得，但未晓侄女肯与不肯，

再作商量。”秋联道：“哥哥既有此心，在家何不与妹妹商

议明白呢。”张言行道：“非不与妹妹说明，恐先与你告知，

你不肯来，却耽阁了我的买卖，故此相瞒并无别意。况且姑

娘这里胜似咱家十倍，晨昏相依，到觉便宜。过来拜了父母

罢。”秋联低头沉吟，心中自思，如不依从是背长兄之命，

无依无靠，一旦做了螟蛉，又恐怕将来没有下梢。”正自辗

转不定，只听哥哥又来催促道：“过来快些拜了爹妈。”秋

联无奈何，只得跪倒庭中拜了四拜。满眼含泪，却不好出声

啼哭。起得身来，张言行随后也就双膝跪下道：“我妹妹虽

渐成人，但四德未备，还望当亲生女儿教训。俟侄儿时来运

转，倘有发达日子，不敢辜负大德。”拜了两拜，侯上官扶

将起来。张氏道：“我是姑娘与他亲娘相争多少，你的父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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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又是同胞，自然久后择个才郎招赘吾家，到老来时相为依

靠，岂当外人相待。”侯上官接口道：“我两口儿又无男，

又无女，冷冷清清。得侄女为螟蛉，与亲生何异。后来得个

美婿，结成婚配，我二老临终，难道他不发送我们。算来真

是两全其美，难得难得。”不觉手舞足蹈起来。张言行又从

怀内掏出五十两银的包伏，放于桌上，说：“些须几两银

子，权为柴米之资。”侯上官不肯，道：“你拿在路上盘费，

我家中自会摆布。”张言行道：“侄儿还有剩余，不必推辞。

姑娘姑爹在上，侄儿就此告别。”侯上官道：“贤侄多住几

天再去不晚。”张言行道：“起程在即，不能久停。”侯上官

道：“既然如此，不敢强留了。”张氏道：“我抱病在身，不

能送你。侄儿在路须晚行早宿。逢桥须下马，临渡莫争船。

牢记牢记。”张言行道：“多蒙姑娘吩咐，侄儿晓得。此去

自有经营，无烦挂念，就此拜别。”秋联上前扯着衣衫道：

“哥哥千万保重，须早去早归，断不可久恋他乡，使妹妹盼

望。”不觉流下泪来。张言行道：“非是做哥哥的忍心远离，

总因心怀不平，又有要紧事相约，不久几月就来看你，不必

伤惨。在此好生服侍姑爹姑娘，哥哥在外亦好放心。”说

完，把马牵出大门以外。侯上官随后拿着酒壶酒杯说道：

“我与贤侄饯别，多饮几杯，以壮行色。”张言行道：“又蒙

姑爹厚爱，待我领情。”接过杯来，连饮三钟，拜辞上马而

去。正是：

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这侯上官看着走得远了，方才把门关上。回到内室，满

面堆欢道：“不料今日有此喜事，婆儿你收了女儿，早晚有

了依赖，侄儿又留下这些银子，我想坐食山空，也非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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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如再凑办几两银子，并这五十两，出门做些买卖，得了利

息，才好过得日子，岂不更好。”秋联道：“母亲当这时候，

爹爹还去做买卖，不如在家相守为正。”张氏道：“哎！此

话你莫向他说。如今有你伴我，任他去罢。你且扶我睡

去。”秋联应声：“晓得。”随各安寝。过了数日，侯上官打

整行囊，并带资本，又拿着刻名刀，以防不虞。出门经营去

讫，落得母女在家相敬相爱。这张氏逢了喜事，倍觉精神，

病体渐渐安和了。不知张言行归山，侯老儿贸易后来如何，

待后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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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摇三摇回

姜老图财营贩米

贾婆逼女自斫业

且说罗郡中奎星街，有一姜公。名韵，表字德化。为人

良善，处事老诚。娶妻刘氏，贤慧端庄。生下一女，因月间

缺乳，觅寻奶娘代为抚养这女儿，起名秋莲。长到十五岁

上，真个是身材窈窕，容貌端方。不料母亲偶染时疫，竟而

亡故。

〔时〕下秋莲，幸有他奶娘晨夕陪伴。姜公因无人料理

家务，又继娶了个二婚贾氏。这贾氏存心不善，性情乖张，

碍着丈夫耳目，勉强和顺。一日独坐房中，暗自思量道：

“我自从嫁到姜门，并未生下一男半女。只有丈夫前妻，撇

下一个女儿，从小娇养惯的，惟在房中做些针线，一些杂事

并未一件替替老娘。平日说他几句，我丈夫又极护短，不许

罗口皂。我常怀恨在心，又不好说出口来。若是我亲生女孩，

自然有一翻疼热，他是傍人生得，终不与我一心。几次要磨

难于他，只是无计可施。这却怎么了。哎，既有此心，终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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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日。”正在自言自语的时候，忽听丈夫敲门，慌忙答应

道：“来了。”开开门，迎着面说道：“今日你回来，为何这

等慌张？”姜韵道：“婆儿你那里知道，运粮河来了一桩买

卖，我已雇下车辆前去装米。急取银两口袋来。”贾氏道：

“既然如此，我去取来。怎不与女儿说声？”姜韵道：“三五

日就回来，何必说与他知。我去后须要小心门户，不可多

事。”贾氏答道：“这个自然，何劳吩咐。”

打发丈夫出去，把门闭上，转回身来，坐在房中道：

“趁老头儿不在家里，不免叫女儿出来，挫磨他一翻。他若

不服，饱打一顿，出出平日闷气，有何不可。”遂高声喊叫

道：“秋莲那里？”这秋莲正在闺中刺绣鸳鸯，忽听母亲呼

唤，慌出绣房，应了一声。只觉喊叫声音有些咤异，未免迟

迟而行。又听贾氏大叫道：“怎么还不见来，气杀我也。”

秋莲闻听，遂叫声：“奶娘快来。”奶娘走来问道：“大姐为

何失惊呢。”秋莲道：“母亲前边发怒，怎好见面。”奶娘

道：“虽然发怒，那有不见之理，小心过去才是。”秋莲胆

怯心惊，见了贾氏，道了万福。贾氏道：“万福甚么，三文

钱一斤豆付，可不气杀我也。”秋莲问道：“母亲因何生

气。”贾氏道：“你还不知郊外有许多芦柴，无人去斫，如

何不教人发燥。”秋莲道：“母亲不必性急，何不雇人去斫

来。”贾氏道：“那有许多银钱雇人，我想你到去得。”秋莲

道：“母亲，孩儿闺中幼女，如何去得。斫柴到也罢，恐怕

傍人耻笑。”贾氏道：“这是成家所为，有甚笑处。”秋莲

道：“孩儿只会刺绣，不会斫柴。”贾氏大怒道：“哎，你敢

违母命么。”奶娘上前劝道：“老安人息怒。大姐从来不出

闺门，斫柴如何做得。”贾氏睁眼道：“老贱人多嘴，还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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